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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现代芭蕾，不得不提瑞士洛桑

贝嘉芭蕾舞团。30多年前，贝嘉芭蕾舞

团便以其卓尔不群的编舞风格享誉欧

洲，足迹遍及全球知名艺术场馆，堪称

金字塔尖般的存在。10月19日至21

日，受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之邀，这支

世界一流舞团将与观众再度相约上海

文化广场。这回，他们会带来芭蕾舞剧

《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

蹈》，颠覆人们对芭蕾的传统认知。

作为艺术节常客，贝嘉芭蕾舞团缘

何受到申城观众的偏爱？文艺评论家

方家骏认为，无论是贝嘉的作品还是之

后舞团对贝嘉风格的继承延续，都体现

了舞蹈艺术极致的美感。“在贝嘉的作

品中既能看到严谨精致的古典芭蕾技

术，也能感受到炽烈开放的现代舞创作

思维，他把莫扎特和范思哲、把古老的

哲学思辨和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不着痕

迹地糅合在一起，形成透视时光、映衬

当代的独特审美，而这一点正与上海这

座城市的文化品味、艺术追求相吻合。”

妥妥的一枚“时尚界弄潮儿”

瑞士洛桑有着“国际文化城”之称，

拜伦、卢梭、雨果、狄更斯、海明威等文

学巨匠都曾在此地居住生活。到日内

瓦湖边散步，在圣佛朗索瓦广场驻足，

似乎都会沾染到文艺气息。瑞士洛桑

贝嘉芭蕾舞团成立于1987年，由传奇编

舞家莫里斯 ·贝嘉创建，以其创新和动

感的表演而闻名。

贝嘉是当代舞蹈界最具创意、最具

争议的编舞大师，让芭蕾跳到了体育

场、户外广场，甚至是奥运会开幕式，创

下了芭蕾史上观众人数最多的纪录。

他是玩“跨界”的鼻祖，把文学、诗歌、芭

蕾巧妙嫁接在先锋戏剧、现代美术、另

类音乐等文化潮流之上。贝嘉亦是妥

妥的一枚“时尚界弄潮儿”，打开他的

“朋友圈”，你会看到有超现实主义大师

萨尔瓦多 ·达利、著名服装设计师乔瓦

尼 ·詹尼 ·范思哲、英国上世纪80年代最

走红的皇后乐队……

“贝嘉芭蕾舞团与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的合作渊源，始于贝嘉先生对中国

文化的痴迷与热爱。”艺术节中心总裁李

明告诉记者，2001年贝嘉的作品首次来

华，正是在上海这片艺术热土进行了精

彩演出。“那时中国观众对于现代舞蹈的

了解还相对有限，演出为中国观众打开

了一扇欣赏世界顶级舞蹈表演的窗户。”

当年那场惊艳的《生命之舞》，甫一

开场便抓人眼球：30位演员隐约的身体

轮廓被白布覆盖，伴随“这是个美丽的

日子”的歌词，他们错落有致地坐起身

来，展开丰富的队形变化……贝嘉的创

作灵感来自皇后乐队的摇滚歌曲，并穿

插莫扎特“安魂曲”及“21钢琴协奏曲”

慢板乐章的片段。而《生命之舞》点睛

之笔则由范思哲亲手描画，从最简单的

平脚裤、泳装，到线条繁复的宫廷礼服，

无论是贯穿整场演出的黑白搭配，还是

那些神来之笔的色彩组合，都流露出强

烈的个人风格。

上海是贝嘉舞团在中国的家

贝嘉于2007年离世后，他的继任者

吉尔 ·罗曼也时常携带着自己的作品来

到中国展演。2011年第十三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贝嘉芭蕾舞团带来了

《生命的诱惑》《迪奥尼索斯（续）》《波莱

罗》等作品。作为艺术节的委约作品，

《生命的诱惑》在上海进行了全球首演，

诠释对于人生、生命等命题的探索。“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应该拥有打上自己

标记的一流原创节目”，这是艺术节首

度邀请世界一流现代芭蕾舞团创作剧

目的初衷。在李明看来，这无疑是一次

非常特殊的深度合作，舞作的构想源于

一篇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作品与现代

舞蹈创作的交汇融合，极具代表意义。”

此后，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频繁

来到上海，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

2013年，舞团携《马勒之夜》登上文

化广场舞台，用《流浪旅伴之歌》《爱

情对我说》和《死亡对我说》表达人

生的从容自在与爱情的炽热动人。

2014年，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和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瑞

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东京芭蕾舞

团、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及合唱团联

合演出，汤沐海指挥，黄英、杨光、

魏松、廖昌永共同领唱的大型交响舞

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上海文化

广场上演，成了艺术节的压轴之作。

“这支舞蹈曾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开幕式上表演过，与音乐乐章相互交

织，气势磅礴。”据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助

理研究员林圣回忆，当时有110位舞者、

80人交响乐团以及80人合唱团，组成

了上海演出史上从未有过的恢宏阵

容。“其到了第四乐章，木管徐徐地引出

《欢乐颂》的主题，仿佛一缕阳光突破浓

密的云层洒向大地，伴随着合唱团和交

响乐团激情澎湃的唱词和急速雄壮的

旋律，百位舞者手牵着手，双臂举起，从

舞台后侧缓缓走向前台，一种辉煌、光

明的力量扑面而来。”

2017年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为纪念贝嘉逝世十周年、舞团建

团三十周年，贝嘉芭蕾舞团携芭蕾名作

《魔笛》来华。该舞剧罕见地将高雅和

通俗、哲学与童真完美结合，尽显现代

芭蕾的极致魅力。“正是出于和贝嘉芭

蕾舞团多年来独特的深厚情感，我们才

能够继续携手并肩，将最杰出的现代舞

蹈作品呈献给广大观众。”李明表示，

“我们甚至能这样说——中国就像是贝

嘉芭蕾舞团在亚洲的家园，而艺术节则

是他们在中国的家。”

寻觅隐于舞台深处的艺
术珍宝

与闻名遐迩的《春之祭》《火鸟》《波

莱罗》相比，即将登陆申城的《七段希腊

人的舞蹈》《人们总是自我想象》更像是

隐于舞台深处的艺术珍宝。“两部作品，

一个传承，一个创新。”林圣表示：“大家

都会好奇，大名鼎鼎的贝嘉离世后，继

任者的风格是怎样的，能否带来同样风

靡全球的艺术？”

《七段希腊人的舞蹈》是贝嘉“四大

名作”中，唯一一部尚未在中国展演的

作品。在凝练希腊舞蹈精髓的过程中，

编创者尽量减少了对传统“舞步”的模

仿借鉴，避免使用为人所熟知的、外化

的民俗表达。舞者们穿着朴素简约的

练功服，跳着如同“赋格曲”一般的舞

蹈，看似基于数学的严密性，追求的却

是内在的灵魂重建。这一别出心裁的

创作理念，使舞作具有神秘的、极度纯

粹的“希腊感”的民俗力量。

《人们总是自我想象》由吉尔 ·罗曼

编舞，根据先锋派音乐家约翰 ·佐恩的

音乐进行编排创作。约翰 ·佐恩是当代

美国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之一、杰出的多

乐器演奏家，他的作品独树一帜、风格

大胆且自由。吉尔 ·罗曼深深沉浸在这

位音乐家的音乐宇宙中，他提出希望基

于约翰 ·佐恩的音乐创作舞剧的想法，

两人一拍即合。该舞剧通过一个动作、

一个手势，带领舞者们一步步翻越艺术

的藩篱……他们在这支舞蹈里展现了

各自对文化遗产的看法，以及共同的试

图超越文化传统、将自我从固有的文化

框架中解放出来的热切愿望，这所有的

一切都拓展了艺术的边界。

“这两部作品来到中国上海，不仅

丰富了艺术节的演出阵容，更为观众带

来了难得的机会，能够近距离欣赏到国

际顶尖舞蹈艺术的精华。”李明表示，未

来艺术节将与舞团加深合作，共同推动

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期待贝嘉芭蕾舞团

可以成为中国优秀作品在欧洲进行展

演和交流的桥梁。“艺术节愿意成为贝

嘉芭蕾舞团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坚实

后盾，共同持续书写艺术与文化的华美

篇章。”

重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名团中，有一支曾集纳摇滚乐、莫扎特和范思哲等元素——

贝嘉芭蕾舞团缘何受到申城观众偏爱

本报讯（实习生孙
彦扬 记者姜方）第九届
上海街艺节前晚于静安

大宁音乐广场拉开帷

幕。在接下来的一周

内，数十场“上海街艺

节流动剧场特别演出”

将在杨浦、长宁、黄

浦、虹口等区的30多

个街艺表演点“四面开

花”，为游客、集市、市民

在不经意间营造流动的

美好风景。

街艺节开幕式上，

中外艺人同台。2018

年便加入街艺节的美国

民谣、摇滚乐艺人柯伟

历，同时还是华东政法

大学教授，他的一曲

《茉莉花》 引得现场观

众驻足静听。来自韩国

的专业乐手韩钟洙告诉

记者，自己努力学习中

文并用业余时间进行街

头表演，跟市民们互

动。“与在音乐厅演出

时台上台下的距离不

同，在街头每分钟都有

新的观众，看到大家陶

醉的表情那种幸福感油

然而生，自己的艺术梦

想在上海街头成真了。”

据悉，在市演协多

年来管理下，上海目前

有 一 支 保 持 100位 左

右、高水准的街艺团

队。主办方坚持在上岗

街头艺人中实行考核制

度和“退出”制度，优

胜劣汰，常换常新。今

年还专设了招募“高学

历、高技艺”的街艺遴

选专场，以适应随着上

海城市旅游景点拓展的

需求。在新加入街艺团

队的艺人中，年轻化、

高学历两个特点明显。

新艺人以 90后为主，

还有00后大学毕业生。以沪语歌曲

唱作者王澜超为例，这名上海童谣

唱作人，也曾为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创作与演唱主题曲，他演唱的 《苏

州河》 与 《申情申音》 引发现场许

多观众共情。王澜超说：“上海话是

上海本土文化的载体，希望自己演唱

和创作的歌曲，能让更多的小朋友讲

讲上海话。”

此外，今年街艺节新增非遗手工

艺集市，16个上海街艺非遗手工艺的

展示亭吸引了众多市民，它们集中展

示上海街艺团队中的非遗和手工艺，

收获了许多观众们的点赞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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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抓着一只鸟，”于和伟伸出手

比划，“抓紧一分，鸟可能死了；松一点，

它又飞了。”关于表演的比方，何尝不是

一种自况。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坚如磐石》票

房已破十亿元。被期待了四年多，作品

的凌厉题材、演员的演技高光、剧情的

细部彩蛋等等，自然是观众津津乐道

的。身为主演，于和伟的名字反复出现

在各类热议中，多数时候关于作品和表

演，有时则不。每当网友开始在奇奇怪

怪的地方狂欢，他会适时又不失温和地

比个“嘘”。比如他饰演的反派名叫黎

志田，网友取谐音“荔枝甜”，于和伟在

微博里说，“荔枝甜可以喊，但黎志田不

可同情”；又好比重庆路演场，观众打趣

“黎志田那么帅怎么会孤独终老”，他现

场回应，用优雅口吻说笃定的话，“三观

不能跟着五官走”。

接受本报专访那天，于和伟一身正

装坐在上海影城二楼的休息室。玻璃

感应门时开时闭，尚余的暑气和车水马

龙的喧闹借机钻进来。他语速不疾、声

量不高，一开口便是平静从容，“作品是

本”。就像他乐呵呵玩转社交媒体，在

年轻人的世界里接梗、玩梗，信手拈

来，但几乎每一次他都在文案里暗藏机

锋——“为了作品让干啥干啥”。

戏里戏外，分寸之间。

兼容度

《坚如磐石》的故事始于市中心一

起公交车爆炸案。随着侦查深入，各路

线索指向城中首富黎志田，又似乎另有

其人。迷雾重重间，公安部门、纪检部

门与地方黑势力、腐败分子摆开棋局斗

智斗勇，士农工商盘根错节。混沌中，

黎志田A面执棋呼风唤雨，B面被动入

局早已陷落万丈深渊。

如人物的命运起伏，这是个内里也极

具反差感的角色。前史，30年前的他是

个街头蹲守接临时搬运活计的“棒棒”，

靠手腕粗的竹棒安身立命。30年后，庞

大的金钱帝国在含混了黑白的土壤里拔

地而起，棒棒也摇身一变，成了企业供奉

的图腾。政商浑水里，他进退有据、成竹

在胸，却又如惊弓之鸟，夜夜为一宿安眠

费尽思量。明处，他是温柔慈父，为独生

女可倾尽所有；暗里，他勾结贪腐官员、

非法经营、视人命如草芥，一出怒而“爆

头”的戏，看得人不寒而栗……

演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从内心价

值观到外化的行为做派全都无法认同，

表演时会有撕裂感吗？

“必须认同他。我不会跳出来做一

个第三者的审判。”于和伟说，剧本给出

了人物逻辑，演员要做的就是代入他的

处境、研读他的前尘过往，只有理解他，

才能化身他。在他的表演方法论里，找

到“人”才是创作的优先级。“搜索你的

记忆、成长，到你看过的小说、文学、电

影里去寻找这个人，再调用演员的想象

力赋予形象。”正面角色、反派人物，他

都会一遍遍对照剧本、自身条件、还有

生活阅历教给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凡此种种，“先确信自己此刻就是他，再

带着‘人’走进故事”。

演黎志田，他为人父的那抹温情慈

爱，就是这个凶神恶煞身上能和普通人

建立情感联系的点。即便回望近20年

前的《历史的天空》，剧中不择手段的万

古碑被评论界称作“新革命历史影视剧

中最令人讨厌的角色”，于和伟也设计

了在心爱的女人坟前唱歌的一幕。可

恨之人的可怜之处，在镜头前叫人心头

一颤，“我希望从人的普遍心理和人性

上找到入口，演员的职业属性应当是有

兼容性的”。

同理，于和伟十分欣赏上戏师弟雷

佳音身上的包容气质，“接纳、兼容、

open，演员需要这样，需要学习、理解新

的东西，因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

兼容，本质上是他和演员职业、与身处

时代对话的一种通达。

安全感

五十有二的于和伟，如今几乎成了

“好演技”的代名词。

电影圈，《悬崖之上》的周乙让他抱

回“金鸡”奖杯。电视剧圈，《觉醒年代》

是年轻人修辞里的“yyds”,于和伟不仅

演出了陈独秀的狂狷、通达、特立独行，

也演出了历史人物的烟火气和亲切感，

他从那届神仙打架的“白玉兰”提名里

脱颖而出、摘得最佳男主角。今年初，

国家一级演员的认证公示，他开心转发

“恭喜于老师”。更不消说，从新《三国》

到《军师联盟》，他被网友戏称“一个人

就能演三国”；从《巡回检察组》的冯森

到《三体》的史强，非典型但“神似”的演

绎每一次都在另辟蹊径中赢取共鸣。

社交媒体上，他粉丝破千万；现实中，恐

怕很少有观众从没看过于和伟的作品。

官方的、专业的、民间的赞誉集一

身，“不敢当，不敢当”，于和伟从沙发上

欠了欠身。所有的赞美里，他可能没那

么在乎“炸裂”的演技。他更期盼有人

说，“于和伟这个演员的修养不错”。“演

技”是个很平常的词，是演员的基本素

质。但“修养”是对人物和世界的认知，

也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甚至，演技

上的游刃有余“自由感”，从另一个角度

看却陷入了某种不自由，“并非不想走

出舒适圈，而是没‘撇’的时候我也不

敢，内心会有迟疑、有踉跄”。于和伟不

愿在表演中背负丝毫的“不自由”，所以

他特别渴望遇到能提供安全感的导

演。“他有故事，他能领着演员大胆去

趟、去闯，朝着我们不舒适的地方去。

张艺谋就是这样的导演。”

严格意义上，于和伟和张艺谋已经

合作三次了。28年前，《摇啊摇，摇到外

婆桥》上映，台上巩俐饰演的小金宝轻

歌曼舞。当年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

三的于和伟，以群演身份在台下跳舞，

“后来电影上映了，我特地去看，但没找

见自己”。两人的最近一次合作在2021

年的影片《悬崖之上》，悬崖之上凝望深

渊、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周乙，让

第一次主演电影的于和伟就捧回殊荣。

《坚如磐石》在这两次合作中间，宛如“命

运的齿轮”。于和伟说，导演给予演员的

安全感，可能不止于技术参数的层面。

都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但在张艺谋的

剧组，“最可贵的，恰恰是可以讨论”。一

个从善如流的导演，一群想要挑战未知

的演员，在更高标准、更好审美下彼此激

发。于和伟说，他心安于取法乎上得乎

其中的创作，“面对有安全感的导演，来

吧，朝着未知，我们敢走敢趟，摸索过程

中我会知道新的方法、新的信心，最后

打开一个新的天地——哦，还行。”

面对《觉醒年代》的邀约，于和伟犹豫

过。2010年的电视剧《中国1921》和2017

年的影片《建军大业》里，他已两度扮演

陈独秀，虽然是片段式的。“我很不喜欢

重复。”迟疑间，导演张永新和制片人张

国华找上门来，讲述了剧本的架构、对

人物的塑造。那天后，于和伟把自己投

入史料记载、史学文献里，读新文化运

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心路历

程，读历史人物的日记、手札。了解完

史上其人，他最后才捧起龙平平的剧

本，“剧本是对的”。“他是革命家，向那

个时代去宣战，敢于做革命的先驱。”于

和伟称之为大勇，是中国知识分子、革命

先驱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这些无论放

到哪个时代永不过时。角色看似熟悉，

但人物塑造是全新的，于和伟欣然进

组。“相约建党”的那场戏开拍时已是杀

青阶段，角色在演员内心翻滚了良久。

拍摄那天，户外的风极大，剧组的美术

置景、所有演员的服化道，共同营造着

悲怆感。“陈独秀看到河边的百姓，身上

有的伤有的血，他跑到自己的马车前，失

声痛哭，嚎啕于天地……”对的剧组成全

对的表演，演员的安全感莫过于此。

多巴胺

似乎大众知道于和伟时，他已经是

个“戏骨”了——虽然，他此前度过了漫

长的“戏比人红”的光景。

2004年，于和伟在高希希执导的电

视剧《历史的天空》中出演大反派“万古

碑”。彼时他33岁，距离他从家乡远赴

1000公里之外的上海追求表演梦想，已

经过去近七年。从上戏的优秀毕业生

到只能出演边角人物的小角色，演员一

度承受心理落差。他只有一个愿望，

“只要有一部作品让观众认识有一名演

员叫于和伟，认可我会演戏，便行了。”

而后，“万古碑”成了，唾弃和咒骂随

之而来。于和伟不介意，对他而言，能被

记住，就是对角色最大的认可。“我坚持

了这么多年，来寻找自己的理想，我没有

白跑一趟。”那段时间，他开足马力，又和

高希希合作多部作品，包括《光荣岁月》

《纸醉金迷》等。即便他在《局中局》和

《岁月》中的表演被一些老师拿来做表演

范例，可人们还是记不住演员的本名。

直到新《三国》播出，一些评论说“于和伟

拍了那么多戏，终于演刘备火了”；《军师

联盟》播后，人们又说“于和伟演了将近

20年的戏，一个曹操让他火了……”

每隔一段时间，似乎都有人在反复

认可他。直到这两年，《悬崖之上》《觉

醒年代》《三体》接二连三与观众见面，

“于和伟终于火了”的循环确认，变成了

年轻人口中“叔圈顶流”“演技教科书”

的互联网式赞美。每当此时，于和伟一

边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触摸时代脉搏，

一边审慎地谨守表演的边界。“不要太

把自己当回事了，人得轻装前行。何

况，任何一份职业都会有倦怠感。”他不

讳言，演员是个被“通告”驱使着的高强

度职业。每天赶着拍、赶着做，一旦寻

找不到新鲜出口，倦怠感来袭，“混”几

小时的工作时长，一天就过去了，日复

一日。他没指明具体的阶段，但“用经

验主义去复制自己过往的表演方法”或

“尝试一些不够遵从内心”的作品，“不

是没做过”。只是很快，自己就觉得没

意思。“当表演失去了乐趣，就需要想办

法去寻找让自己产生创作冲动的事，要

刺激多巴胺。”

喜感是多巴胺的来源之一。这两

年，他不仅从正剧空降《一年一度喜剧

大赛》，他表演中的喜感也正和澎湃的

激情一道，被观众定义为于和伟独有的

表演气质。这点上，于和伟很是认同雷

佳音的观点，当与生俱来的喜兴掺杂进

表演，那很难分清是刻意或无意，“人的

生活态度决定了他在戏剧中的认知”。

他自认有点慢热，但打心底希望能带给

别人开心快乐，表演也是，“你要觉得我

的人物有意思，你才会关心人物命运，

人物的喜怒哀乐你才会共情。一个故

事讲得没意思，那它便很难有意义。”挑

战了《三体》的史强后，雷佳音跟他打

趣：“或许下一次咱俩可以试试科幻题

材，一起去火星种菜？”

多巴胺的激发，可能还在每一次复

盘角色的过程中。因为表演，就是那天

那时现场流动着的所有人、事、物，这是

于和伟眼里表演的迷人之处、难以捉摸

之处。他不轻言自己对表演已经参悟

透彻了。上学时，上戏有一个重要的

“学习”是“学习忘记”——忘掉角色在

你身上所形成的习惯，忘记角色带给你

的荣誉。而后，带上热爱轻装上阵。

“热爱，真的可抵岁月漫长。”于和

伟说这样的话，观众信。

《坚如磐石》票房破十亿元，本报独家专访主演——

于和伟：戏里戏外，分寸之间

贝嘉芭蕾舞团将带来芭蕾舞剧《人们总是自我想象》。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供图）


